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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几只长臂猿？”“每次见到都是一公一母吗？”“雌猿背部
的毛色变黑了没？”……11月17日午后，2020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
活动东崩岭调查小组的组员们刚下山，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海南
长臂猿保护研究”项目“海南长臂猿繁殖生物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周
江便立即上前，朝他们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数量、状态或毛色，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信息，在周江看来都至关
重要，“海南长臂猿不会说话，但我们可以从猿群的体态、习性变化中，
知道它们过得好不好。”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包括周江在内的多
名专家学者，听他们讲述海南长臂猿的“秘密”与趣事。

从40年前仅存两群不足10只到如
今的5群33只，被列为极度濒危灵长类
动物的海南长臂猿在海南林业部门、科
研机构、山区群众等的保护下，种群数量
逐步增长，但仍未摆脱灭绝的风险，濒危
程度远超“国宝”大熊猫、朱鹮等物种。

困扰专家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
海南长臂猿顺利繁衍下去？

“雌猿是否具备繁殖能力，直接关系
到海南长臂猿种群能否继续扩张。”经过
对海南长臂猿长达18年的追踪研究，周
江发现，一旦雌猿背部、手肘、膝盖等部
位的毛色开始变黑，意味着它正慢慢丧
失繁殖能力，这也让他在每次监测中格
外关注雌猿的毛色变化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本次大
调查遭遇风雨天气，不少监测点都未能
监测到海南长臂猿的踪迹，暂时无法统
计梳理出全部雌猿的毛色状况，但根据
日常监测获取的信息可以得知，目前海

南长臂猿中的大部分成年雌猿仍具备生
育能力，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另一个好消息是，在本次大调查中，
部分监测点发现了独猿的踪迹，这与海
南长臂猿监测队过去几次的监测结果相
印证。而一旦它们找到另一半，组建起
新的家族群，将进一步增加这一濒危物
种种群“开枝散叶”的希望。

“有一只雌性独猿从C群分离出去
后，‘单身’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找到对
象。”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林清的心里
一直牵挂着这个小家伙的“终身大事”，
也不禁好奇：它们的“择偶标准”到底是
什么？

“就像人类择偶会看对象有没有车、
房一样，长臂猿择偶时也会看另一半的
栖息地是否够大，有没有足够的食物。”
在周江看来，要想帮助海南长臂猿更快
地形成有效的生殖单元，栖息地的修复
与保护非常重要。

一个摆臂便能荡到十几米开外，在
广袤的热带雨林，手臂无疑是海南长臂
猿最好的“交通工具”。

“刚想举起相机，它就跑没影了。”
抬头看见海南长臂猿的一团团“黑影”
或“黄影”从头顶的枝桠间快速掠过，
不少调查队员都被它们的一身好“轻
功”所折服，也有人为小家伙们的安全
操碎了心——它们真的不会从树上掉
下来吗？

在研究海南长臂猿的过程中，贵州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怀庆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会折断树枝，
在空中抛起，又接住，再抛起，类似于人
在玩耍。”邓怀庆认为，海南长臂猿正是
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判断树枝的承重
力，从而确定自己能不能抓住这根树枝
荡到树林的另一端。

小时候抓住雌猿的肚皮和妈妈一起
“荡”，长大后离开母体开始学着自己
“荡”，海南长臂猿这一树栖动物在日复

一日的练习中，渐渐摸索出“臂力摆荡”
的最佳姿势。在英文中，有个专门的单
词来形容这种移动方式：Brachiation
（臂力摆荡）。

研究指出，长臂猿的锁骨偏长，有
利于手臂的摆荡和上举；骨盆板较宽，
有助于当身体垂直悬吊空中的时候承
托内脏；它们的手腕关节可以旋转70
度，能像万向轮一样旋转，与臂膀形成
多种角度，保证它们在快速行进过程
中，不需耗费太多的能量去调整身体
的姿势与角度。

尽管“天赋异禀”，这群雨林冠层生
存高手也有“翻车”的时候。

“长期关注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研究
与保护的‘云山保护’组织，就曾救助过
一只学习‘臂力摆荡’时不慎跌落骨折
的青年长臂猿。”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博士马子驭介绍，但在持续多年的监测
中，他们还未发现海南长臂猿出现类似
的情况。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记者
谢凯）11月18日上午，2020年海南长
臂猿大调查活动暨数据总结大会在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
局结束。海南日报记者从多方获悉，
海南长臂猿最新家庭种群E群的第一
只幼猿生存状况良好。

据参与调查活动的工作人员介
绍，11月13日，用于监测E群的红外
相机拍到了母猿带着幼猿在树上休息
的照片。

今年8月29日，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监测队队员在白沙黎族
自治县境内的东崩岭进行科研监测
时，发现东崩岭区域的一只母猿怀里
抱有幼崽，并证实新形成了海南长臂
猿E群即第五群，确认海南长臂猿栖
息地已经扩散到距原栖息地斧头岭10
公里的东崩岭区域，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确认为5群33只。
自发现幼猿以来，相关部门在东

崩岭区域落实严格的保护措施，就连
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也
未前往。“因为有幼猿，不敢让人进去，
怕造成不利影响。”霸王岭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新的家庭种群广受各方关注。最
近，东崩岭区域进入雨季，加之受台风
影响，恶劣的天气状况增加了母猿抚
育幼猿的难度，也让很多人更加关注
幼猿的生存状况。

“第一胎幼猿往往会因为母猿的
生育抚育经验不足而夭折，比如当年
C群的一只母猿产下一只幼猿，后因
其抚育经验不足导致幼猿夭折。如没
有幼猿，从理论上说，新家庭种群就尚
未形成。”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王进
强说。

海南日报记者全程参与此次海南
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并成为第一批进
入东崩岭区域采访的媒体记者，探访
了解海南长臂猿最新家庭种群的情
况。但上山5天，只闻猿啼，未见猿影。

据专家介绍，海南长臂猿新家庭
种群的形成，是以有新生猿为标志，因
此了解刚出生不久的幼猿的生存状况
对于确定E群能否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长期研究海南长臂猿的贵州师范
大学教授周江认为，该种群生存的东
崩岭区域栖息环境比霸王岭一带差，
如果该种群的幼猿能生存下来，会给
海南长臂猿的繁殖和栖息地研究提供
一个样板。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邹正冲在
11月17日大调查活动结束后，看到刚
从山上下来的东崩岭调查小组组长刘

辉勤就立马上前关切地问道：“有没有
看到幼猿？”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目
前监测到的情况，海南长臂猿C群的
母猿怀里还抱有幼猿；位于霸王
岭分局东五区域的2只母猿
有新组建家庭种群的潜力
……这些信息让人们对
海南长臂猿种群的“复
壮”充满期待。

得益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近年来，海
南的热带雨林得到
了较好的保护，海
南长臂猿的栖息环
境正变得越来越好，
依托海南国家公园研
究院和海南长臂猿保

护研究中心的平台和资源优势，未来海
南长臂猿的研究保护工作将做得更好。

海南长臂猿E群幼猿生存状况良好

在对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群进行监
测时，监测人员常常会观察到A群和C
群之间的“串门”现象。

“C群中有两只猿经常跑回A群，这
时他们会出现互相理毛之类的亲密举
动。”马子驭介绍，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
群之间都有亲缘关系，A群和C群住
得比较近，这才为它们提供了“串门”的
可能性。

仔细翻一翻海南长臂猿的“族谱”，
会发现A群堪称“家族长老”。

根据周江团队的监测，2011年A群
有13只，2015年前后有7只出走至C
群，与 C 群原先的 3 只组成了十口之
家。如今，C群有2只分离出去，其中一
只成年雄猿跑到东崩岭，与从B群中分

离出来的一只成年雌猿组成了E群这个
新家庭。包括D群中最早的一只雄猿，
也是从A群分离出去的。

A群对海南长臂猿种群繁衍的“贡
献值”，由此可见一斑。

“最开始我们做海南长臂猿家域面
积调查时，发现A群的活动面积最广，超
过9平方公里，现在随着栖息地质量与
家族群成员数量的变化，活动面积应该
也有所变化。”让周江感到欣慰的是，原
先海南长臂猿4个家族群都挤在霸王岭
林区仅16平方公里的斧头岭区域，如今
E群迁徙至8公里以外的东崩岭，显示出
这种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拥有扩散至新栖
息地的能力。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

雌猿毛色变化蕴藏繁殖“密码”

雨林冠层生存高手也会“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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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霸王岭的热带雨林风光。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声声猿啼慰吾心
■ 本报记者 谢凯

吃完早餐，戴好头灯，背上爬山的装备，
拿起镰刀……11月17日凌晨4点，当城市的
人们还沉浸在睡意中，在位于白沙黎族自治
县的东崩岭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霸王岭分局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刘辉
勤和护林员韦富良、黎天盛及东崩岭调查小
组其他6名小组成员已在为当天的长臂猿调
查工作做准备。11月12日至17日参加海南
长臂猿大调查活动期间，每天如此。

今年8月发现的海南长臂猿E群幼崽就
在东崩岭上，东崩岭调查小组在今年的大调
查活动中担子不轻。

“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探清幼猿的生长情
况。”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邹正冲表示。

“它们的大致活动范围就在这3个区域，
这一带有沟谷、有山地。”刘辉勤用手机卫星
地图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8月份证实E群幼猿的存在后，监测队
就一直没有进来，生怕‘吵’到这个种群。”刘
辉勤笑容里满是对海南长臂猿的关怀。

跟着调查小组进山，才会对这些追猿人
多一份理解。

12日凌晨5点，海南日报记者与调查小
组沿着山路一路往山顶上爬，踩着满是落叶
的土地行走，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小心翼
翼。雨林里，处处暗藏危险。

快速爬坡带来的心跳加快让人喘不过
气。“控制呼吸频率。”刘辉勤微笑着叮嘱海南
日报记者，爬山还要注意头顶上的树枝，因为
树枝上可能会有在睡觉的蛇。

跟着这些监测队员爬山，使小组成员更
深刻认识到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不易。“没有他
们日复一日的巡护监测，就没有海南长臂猿
的今天。”调查小组成员、贵州师范大学动物
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彭东说。

“第一眼看见它们时，心都化了，我相信
你见了也会喜欢上它们的。”队伍停下来时，
刘辉勤向海南日报记者解释为何在困难面前
能坚持下来，“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
听老一辈说我们这一片山林有海南长臂猿的
守护，可是以前我却没有见过它们。”

说话间，一声空灵的猿啼打破了周遭的
寂静。

“快记下来，6点50分，第一次鸣叫……
7点01分鸣叫结束。”当天第一次听到E群发
出的猿啼声时，脸上满是汗水的刘辉勤激动
不已，在一棵高大的冠木下一边侧耳倾听，一
边向记录员报告情况，手臂不时擦拭脸上的
汗珠。身兼记录员的韦富良则坐在潮湿、铺
满落叶的地上快速记录。

5天的调查时间，东崩岭3天被大雾笼
罩，天空白茫茫一片。调查小组基本没有条
件去追踪海南长臂猿的具体位置。“就算追到
了，也看不清它们，这几天路滑，能见度太低
了。”刘辉勤说。

海南长臂猿E群在东崩岭的活动范围较
大，如果团队集体去追，在大雾中追踪到海南
长臂猿的具体位置存在很大困难，所以团队
必须分散开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追踪工作
有了“新难度”。

“要有丰富的护林经验才能不迷失方
向。”浑身湿透的黎天盛说，有较好的方向感，
在丛林里的奔跑速度才能提起来，与猿相遇
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东崩岭坡陡路难行，追踪难度很大。”海
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王进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他一共在东崩岭区域监测海南长臂猿E群
3次，第三次监测时因为坡陡路滑膝盖受伤，
最终因过于疼痛不得不在第二天下山治疗。

有着7年寻猿经验的韦富良说：“太困难
了，新的猿群还是对人太敏感，它能发现我
们，我们却很难发现它。”

17日，还是找不到海南长臂猿E群的刘
辉勤、韦富良等人，面色凝重地下山了。“没看
见猿影，听见声音，也可以确认它们还在。”刘
辉勤说。

海南长臂猿已经成为刘辉勤和其他所有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的生活“伙伴”。刘辉
勤笑着说：“我们的小目标，就是希望它们在
我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长期住在霸王岭地区的群众惊喜地发
现，消失多年的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
南长臂猿的啼叫声近两年不断被听见，陪伴
多年的雨林此刻更加吸引人了。目前，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未来，
这片雨林之上，猿啼声还会经常响起。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一带活动的海南长臂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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